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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三林舞龙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陆大杰身着红彤彤的舞龙

服，高举龙珠，迈着戏曲台步小跑登上“海上和美乡村村晚”开场
舞舞台。舞台之下，面对队员的他严肃冷峻，对每一个动作要求
细致到位；舞台之上，面向观众的他尽情释放，造型时形神兼备，
舞动时人龙合一。在龙珠的引导下，金灿灿的长龙从观众席前
划过。正当所有人认为舞龙节目落下帷幕之时，陆大杰设计的
烟火机关启动，全场“喔”的一声惊喜，焰火龙绚丽绽放。

紧跟着焰火龙身后下场的还有叶榭龙舞、吕巷小白龙的队
员，见到陆大杰，他们都兴奋地过来打招呼：“陆老师好！”

陆大杰70岁之后原本退居幕后，专注于民间的舞龙推广，
很久没有起舞。此次，三个上海舞龙国家级非遗项目再次有机
会同台，吸引了他重回舞台。

在6340.5平方公里的上海，有三个舞龙项目被列为国家级
非遗，这种密集程度在全国排在前列。

金龙昂首唤春归。近日，记者走近三个项目的代表性传承
人，听他们讲述上海舞龙的发展、辉煌与传承故事。

▲上海三林舞龙队的焰火龙。徐念慈摄 ▼吕巷小白龙。 （除署名外，均受访者提供）

▲叶榭草龙。

上海及周边地区是龙文
化的重要故乡

文汇报：为什么说龙文化是中华儿
女共同的文化记忆？

田兆元：我国考古发现的最早具有
传统龙特征的形象，来自距今约8000年

的兴隆洼文化遗址。5000多年前，“江南

第一龙”出现；上海福泉山遗址发现龙凤

交融的图案。龙文化跨越黄河、长江两

大流域，成为中华文明的重要信仰神物。

龙文化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标志性文

化符号，是各民族共同的信仰。无论北

方还是南方，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无论

远古还是当下，龙都是中华民族重要的

叙事与信仰对象。龙文化的发展容纳古

今中外文化精华为一体，与时俱进，生

生不息。

文汇报：您提出“上海及周边地区
是龙文化的重要故乡”，主要支持证据

有哪些？

田兆元：以下几个关键证据，足以
说明。

首先，龙文化在距今5000多年前

的上海及周边有着鲜明的表现。常州的

崧泽文化遗址出土有5500年前的“江

南第一龙”。上海福泉山遗址两处良渚

文化权贵墓地，发现的蟠螭纹镂空足带

盖陶鼎，镂空的足间有龙，而盖上、腰

身上的龙纹则更加精彩。

龙虽然起源于北方，但在江南蓬

勃发展。更为标准化的龙图案是在上

海及其周边地区逐步流行的。许多龙

纹样式都是后来常用并延续到今天的

典型形式。

在上海及周边地区，中华龙文化还

出现了一个重大转变，即从陆地走向海

洋。《礼记》中说:“前朱鸟（雀）而后玄武，

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青龙，或谓

苍龙，被指为东方之神，即东部为青龙圣

地。上海有很多以“青龙”命名的地方，

如青龙镇、青龙港、青龙江，宋代青龙港

名扬天下。至今上海有青龙塔、青龙寺、

青龙村等地名。面向东海的上海，东部

沿海曾密布龙王庙。这都是上海主动担

当龙文化圣地之责任的重要标志。

民俗文化中有不少证据。目前，上

海有4项“龙类”非遗被列为国家级非遗

项目，包括罗店龙船、三林舞龙、吕巷小

白龙、叶榭舞草龙等，可以算作全国“龙

类”非遗保存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与

此同时，上海还有许多与龙相关的民间

习俗。比如崇明的“二月二龙抬头文化

节”，举办各种庆典，为老人理发，吃撑腰

糕，等等。

上海有能力成为集聚国
内外“龙文化”的中心

文汇报：如何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

国龙文化的精神内涵？

田兆元：龙文化走向世界是文明互
鉴的必然要求，它应该走向世界，而且它

已经迈开走向世界的步伐，目前正在昂

首走向世界。通过政府部门努力、海外

华人影响、青年跨国交流、媒体讲述、流

行文化传播等跨文化渠道,龙文化朋友

遍天下。

我们应当让外国朋友们进一步了解

中国龙文化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全人类

共有的精神价值，讲好龙的故事。

首先，龙文化是和平的象征，是中华

民族文化突出的和平性的生动体现。龙

是带来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吉祥之

神。所以中国龙的精神是世界和平最需

要的重要的文化支撑力量。

其次，龙文化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

融合共处的符号象征。龙身上集成了中

华各民族的文化符号与精神内涵。历史

上无论是哪一个民族主导国家政权，总

是将龙作为最高权力的化身，作为国家

的化身；老百姓尊崇龙文化，形成众多与

龙相关的民间习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

的文化格局对于多元文化相处的世界，

提供了珍贵的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理念。

再次，中国龙活力充沛，充满智慧，

富有协同精神。龙与凤、龙与狮、龙与

虎、龙与鱼都能和谐共舞。它能上天、行

地、入海，奋发有为，张弛有道，是自信心

的充分表现。这也是今天世界上人类每

个个体和群体必须具有的精神气质。

文汇报：人们经常把上海称为长三
角、长江流域乃至中国经济的“龙头”。

未来，这个“龙头”应如何更好地保护、传

承与发展龙文化？

田兆元：上海可以将“龙”打造成为
城市的品牌，让龙文化品牌产生世界影

响力。通过对传统龙文化非遗的保护、

以及对相关产业的开拓，让龙文化在上

海活态呈现，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另

外，应该让世界通过上海了解和认识中

国的龙文化。

上海应该发展自己独特的龙文化景

观体系。首先要通过龙文化的景观从视

觉上感知龙文化，在核心景区表现龙文

化，彰显“龙头”身份。同时，利用上海

“龙类”非遗丰富的特点，通过仪式展演，

形成独特的节日观赏系统。打造上海的

龙灯、龙舟等公共演艺品牌。

以海纳百川的精神弘扬中国的龙

文化。中国龙文化多姿多彩，但相互

交流不足，就连文化研究者也很难了

解全中国龙文化的完整形貌。上海可

以集聚国际国内各地龙文化于一城，

成为中国与世界龙文化的中心。定位

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际大都市的上海，要向国际社会展

示中国龙文化的风采。

今日的上海，不是要回到“向龙王求

雨”的过去，而是自觉地将积极向上、自

强不息、海纳百川的龙的精神作为文化

基点，以深厚的龙文化积淀，激发龙头的

精气神。

——访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
学院民俗学研究所教授田兆元

以深厚的“龙文化”积淀
激发“龙头”的精气神

三林“龙王”期待“九
龙呈祥”盛景早日再现

浦东新区三林老街的古戏台边，

有一个巨大的龙头，将戏台占得满满

登登。戏台之后，是政府提供场地开

设的三林龙狮会馆。

走进一瞧，别有洞天。从入口到

深处，从一楼到二楼，四周墙上挂着三

林舞龙的“高光时刻”：有前往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表演画面、有参加国内

外重大活动的展示现场，有国内外众

多政要以及知名人士与舞龙队的合

影，还有整面墙的国内外众多舞龙竞

技比赛的冠军奖牌（杯）。

每一个瞬间，都与陆大杰密不可

分。而让他最看重的，则是门厅的文

体两块牌匾：三林镇2001年被文化部

命名为“中国民间艺术之乡（舞龙）”；

2004年又被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

指导中心、中国龙狮运动协会授予“中

国龙狮运动之乡”。“作为土生土长的

三林人，能让舞龙从三林腾飞，获得世

人的认可，这份荣耀无可取代。”

改革开放后，踌躇满志的陆大杰

聚集了一帮年轻人，他们循着童年记

忆制作舞龙器具，摸索舞龙技法。在

上海县文化馆工作期间，他参与了

《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 ·上海卷》的

编辑工作，拜访了多位擅长舞龙的民

间老艺人，习得本领的同时，对华东

六省一市的舞龙有了全面了解。后

来，他从上海县文化馆调回三林镇文

化站，正式组建三林舞龙队。“三林舞

龙，沐浴着浦东开放的春风成长。”陆

大杰说。

文化站的工作经历则让陆大杰决

定结合周边省市的特色，将舞蹈的肢

体语言、戏曲的步伐亮相、武术的精气

神韵、杂技的翻滚腾挪等中国传统文

化糅在一起。由此，三林舞龙从行街

表演向广场性表演转变。

或许，这种海纳百川，正是海派舞

龙的精髓特质。

今年距陆大杰带队出访法国恰好

30周年，他依然清晰记得这些数字：

50天，28个城市，与22个国家的艺术

团同台……当龙头一横，龙须甩，龙尾

一摆，翻腾的中国长龙让台下沸腾，而

后其他国家的艺术家过来打招呼或是

竖起大拇指，或是用洋腔洋调念着：

“Chinese龙！”

东西文化的交流碰撞中，中国龙

获得了世界的认可，陆大杰甚至收到

了不少“洋学徒”。

时代变迁，命运沉浮，陆大杰从未

放下他心中的“龙”。

“舞龙是个吃苦活，新入门的手上

没几个血泡都不正常，长期坚持会更

苦。”陆大杰说，“过去，最幸福的莫过

于，接到重大活动表演通知后在一晚

上就拉出几支队伍直接上台，呈现出

‘九龙呈祥’的盛景。现在，由于专职

队员极少，且培养困难，即便与高校联

手，有时遇到比较急的大活动，一支

‘能打’的十人队伍都拉不出来。”

好在，通过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

力，陆大杰的坚守获得了回报。在三

林，从幼儿园、小学到中学，很多学校

都把舞龙作为学校特色课程，由陆大

杰亲自传授。他走进学校，将梦想带

给孩子们，把三林舞龙的未来寄托在

“龙的传人”身上。

文化筑基创新不止，
让草龙舞起来，“活”起来

叶榭龙舞（舞草龙）有着鲜明的稻

作文化与“龙文化”印记。相传“八仙”

之一的韩湘子是松江叶榭埝泾村人，

在云朵中途经久旱无雨的叶榭，目睹

了老百姓跪地祈求的情景，顷刻发了

慈悲心，吹起神箫，召来东海青龙。于

是天降大雨。当地百姓为报恩，便将

盐铁塘更名为龙泉港。以后每年乡民

们都用金黄色的稻草扎成草龙，祈求

风调雨顺。

舞草龙为祭祀和求雨舞两个部

分，分别由“祷告”“行云”“求雨”“取

水”“降雨”“滚龙”和“返宫”七个程序

组成。特别是到“降雨”环节时，人们

边跳欢快的丰收舞步，边将手中盆、桶

之水不断泼向观众，称为泼龙水，泼到

龙水即为吉利，故而观灯者纷纷争相

淋水，将场面推向高潮。

叶榭镇文体活动中心内，传承人

唐正龙正和师傅们一起抓紧时间赶制

草龙，今年格外忙碌。草龙全长约10

米，毛竹制龙身，铁丝扎竹环，树杈制

龙角，经过繁琐的劈篾、制环、编柴、做

头、结尾、联结、装柄等环节和编、插、

嵌、镂等十多种工序制作而成。这前

半段工序，即制作龙骨、龙身，都需要

竹编师傅来完成。

原本，随着竹器逐渐被替代，竹编

技艺渐成消亡态势。

转机出现在2008年，叶榭龙舞入

选国家级非遗，叶榭文化站找到唐正

龙，告知其竹编技艺能成就叶榭舞龙

别具一格的特色。后来，唐正龙带着

草龙在国内外亮相，他说，是龙庇佑了

竹编技艺和老竹匠。

当时，劝唐正龙回来重拾竹编的，

正是叶榭龙舞市级传承人顾顺林。

2001年初，张泽镇和叶榭镇合二

为一，顾顺林担任文化站站长。在修

志过程中，他编了一卷《灯舞》，其中一

节叫《草龙舞》。“当时，我感觉必须创

新，许多动作套路不加改良很难适应

现代审美以及演出需要。”

到了2005年叶榭镇第二届运动

会，列为重点节目登场的《舞草龙》焕

然一新：为使节目更有可看性，顾顺林

筹划组成了两条大龙、六条小龙，八只

大滚灯、二十四只小滚灯、八条鱼、八

只蚌、八个田螺、八只蟹、八只虾融成

一体，超100多人的演出队伍气势恢

宏，“我们将叶榭本地的滚灯舞、水族

舞里面的元素吸纳进来。”

连日来，顾顺林正在叶榭镇文体

活动中心小剧场的舞台上，排练舞龙

节目。台上，队员们操练的却是布

龙。“草龙一定要爱惜着舞，不到最后

时刻我们不会拿出来。”顾顺林的笑容

背后透露着一丝无奈。

传统草龙制作工艺复杂，需七八

个人花四五天制作，又大又重，且尽管

极为讲究地使用了韧性糯稻草，依然

难以避免折断掉落。损耗的同时，还

会对舞台清理造成麻烦，所以在舞台

上很难先声夺人，往往排在末尾出场。

“我曾经提出，用仿真新材料代替

稻草，但被多数专家否定。”如今，顾顺

林联系了陆大杰，正携手商讨对草龙

进行小型化改良，“叶榭的，就是世界

的。我们对传统文化充满信心。我们

一定要舞起来，‘活’起来。”

一村一品，吕巷小白
龙让“行走的民俗”走近
寻常百姓

走进金山区吕巷镇，小白龙在今

日依然“存在”着：在胥浦庙、吕巷敬老

院等处，均能找到小白龙的纹样和龙

角。与小白龙相关的故事，更是深入

人心。

相传某年的农历三月初三小白龙

因故到白龙洞中修炼，其间保护周边

地区的农事和百姓的生产生活。人们

为了祈求风调雨顺，形成了祭拜小白

龙神等一系列民俗。每逢过节或重大

活动，百姓都要做白龙糕，剪小白龙图

纸，贴小白龙窗花，做小白龙龙头鞋、

舞小白龙等。

用于舞龙的小白龙以竹为筋骨，

稻草外蒙白土布为龙身，以当地易得

的原材料制成。在上海舞龙界，吕巷

小白龙是名副其实的后起之秀。

在上海的三个国家级舞龙非遗

中，小白龙信俗入选时间最晚。与此

同时，吕巷舞龙队的整体年龄更小。

作为“龙头”，队长、区级传承人祁超是

一名85后，见到陆大杰总是会毕恭毕

敬地喊“陆老师”。

“吕巷盛产蟠桃，陆老师就帮我们

排了一个套路，作为吕巷人，我们在传

承的同时，也想不断创新，创作出令人

眼前一亮的作品。”祁超说。自2007

年接触舞龙以来，无论是编排、音乐、

道具、服装，每一部分的细节都经过深

思熟虑。

2021年起，祁超进行了改编。如

今的《龙舞桃乡》既有舞龙的表演技

巧和难度动作，又融入了很多民间舞

蹈元素。大龙和小龙动作衔接和递

进十分紧凑，利用道具的巧妙组合，

将力度、速度、耐力等揉于舞龙技巧

之中，或动或静，使舞龙活动更有观

赏性。

2021年、2022年，祁超带领吕巷

小白龙连续两年在全国舞龙舞狮锦标

赛（线上）上夺得金牌；2023年恢复线

下比赛后，众多国内高手过招，小白龙依

然取得了铜牌的佳绩。“没有谁能永远做

第一，我们会一直争第一。”祁超期盼着

拿到全国锦标赛桂冠的那一天，并实现

走出国门的愿望。

目前，“小白龙”在吕巷蔚然成风，12

个村居“一村一品”，分别以本村居文艺

骨干为核心，组建起舞龙队，包括和平村

土布龙、太平村水龙等。当地已成立小

白龙非遗传习基地，使吕巷小白龙非遗

项目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尾声：希望年轻一代
上海舞龙传承人把心沉
下、把眼放开

“正月三林绕龙灯，旌旗锣鼓闹街

村。”陆大杰从早上睁开眼就忙了起来，

除了带成年队员，他还特意带着由学生

队员组成的舞龙队参与“寻龙记”、联欢

会以及各类节庆活动。

74岁的他，仍会坚持到做不动的那

天。但是，在他看来，上海舞龙的品牌再

提升，需要下一代传承人在传承以及提

升上多下工夫。

回到三林，陆大杰一有时间就钻进

戏台北侧的几间老屋。那既是他的家，

也是他的制作室。小队员们舞的龙都由

他自掏腰包购买面料，裁剪、制作，“高年

级孩子的龙和低年级肯定不能相同，男

孩子的龙和女孩子也不能一样。非遗进

校园，关键还看这个‘老师’行不行，有没

有用心。”

过去，他为了让三林舞龙更好地展

示和传承，在布龙、草龙、游花龙之外，发

展出变色龙、灯光龙、焰火龙等，并提出

“三龙”（三农）概念——天（风筝）龙、地

龙、水龙（旱龙舟），舞龙的动作也从最初

10多个发展到200多个。

“政府花了大力气保护非遗，而要让

这些举措落到实处，传承人的作用非常

关键。”陆大杰说。

作为三林舞龙队的创始人及总

教练，他还有多个响当当的身份——

国际龙狮总会技术委员、上海市龙狮

协会终身荣誉会长以及《中国舞龙竞

赛规则》与《国际舞龙竞赛规则》的起

草者。

“当年，我坚持认为，舞龙起源于中

国，舞龙运动的话语权也要留在中国，而

中国舞龙的话语权，就在上海（三林）舞

龙。”他对后辈提出了希望，“上海三个国

家级非遗（舞龙）项目要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吕巷小白龙要继续与地域文化、

蟠桃产业结合，提升艺术性；叶榭草龙要

在传承文化的基础上，把龙更好地‘舞起

来’；三林舞龙继续发扬竞技特色，在话

语权上多下工夫。”

上海舞龙的未来，要靠那些把心沉

下、把眼放开的年轻传承人。

国家级非遗上海舞龙的发展、辉煌与传承
本报记者 沈竹士 赵征南

金 龙 昂 首 唤 春 归

专家访谈


